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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纪念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周年专稿窑

做好国土这篇大文章
———缅怀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创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

柳忠勤

于光远（1975.7.5—2013.9.26），

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哲学家，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

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荣誉称号。

于光远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他在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一直走

在前沿，率先提出了许多经济建设

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理论问

题，并参与了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

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

人。1978 年，时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的于光远先生主持起草了被

誉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报

告的邓小平同志那篇著名讲话《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

贡献。

1981 年，于光远先生在时任中

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创

办了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并提出了

“大国土”理论。

我和先生相识于 1994 年的 5

月 16 日，那天，《国土报》在北京饭

店召开创刊座谈会，下午 3时许，刚

刚离任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时

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会长、

《国土报》编委会主任的王先进同志

对我说：“忠勤，于老来了，快去接一

下。”我抬眼望去，只见一位老者正

健步走出电梯，我急忙趋前问候，把

光远先生迎进会议室。记得那天先

生不仅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而且还同意出任报纸编委

会名誉主任。之后不久，又在《国土

报》上开辟了于光远专栏———《散文

与国土》。

二十年的频繁交往，使我深深

感受到，光远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

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

2000 年 7 月 5日，为于光远先生摄影，题为“时髦老人”

BENKANTEGAO
本 刊 特 稿



9CH I N A T E R R I T O R Y TODA Y 2 0 2 6.1

还是一位宽厚可亲的长辈，睿智、博

学的师长，不仅先生的谆谆教诲使

我受益匪浅，而且还使我们成为忘

年之交。

值此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 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对先生的见

闻和感悟略作整理，拙笔难以成彩，

但愿这篇文章能为那些崇敬他的以

及对他还不太了解的青年读者撩开

一层神秘的面纱，从近处知晓这位

老共产党员、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中国经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在中国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是主张野大国土冶的

“我是主张‘大国土’的！”这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于光远先生多次

对我说过的话。

1990 年 3月，中国国土资源开

发利用促进会在北京饭店宣告成

立，我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兼秘书处

处长。在 3月 5日的成立大会上，时

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中国国土

资源开发促进会第一副会长的王先

进同志讲话说：“按照著名经济学家

于光远先生的

‘大国土’理

论，国土资源

上管天、下管

地、中间管空

气，因此，我们

促进会的道路

今后会越走越

宽。”

从 那 时

起，于光远先

生和于光远先

生的“大国土”

理论开始走进

我的工作和生

活。其后不久，

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会改名

为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王先

进担任会长，于光远、杜润生等担任

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的高级顾问，

先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活动，接

触逐渐多了起来。

1994 年，促进会创办了《国土

报》，我们为于光远先生开设了“国

土与散文”栏目，每周都要发表先生

关于国土经济方面的散文、随笔。

1997 年，应于光远、杜润生两位

先生的邀请，我又兼任中国国土经

济学会的秘书长，同时服务于两个

国家社会组织。

由于我们在一起便有了更多的

交流机会。为了从理论上明确学会

的努力方向，同时，也使国人对“大

国土”理论有个进一步的了解，我曾

多次到光远先生家中，就大国土理

论的内涵、外延，以及中国国土经济

研究会的发展等有关问题专门向他

请教。

于光远对“大国土”的话题兴趣

浓烈，每次交流先生总是精神矍铄、

笑声朗朗：“谈这方面的话题，我总

是兴致勃勃的。我确实主张“大国

土”的观点，这一概念是我八十年代

初期在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成立

时提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土

是立国之本、立国之基。我们所说的

国土，是指受一国主权管辖的区域，

广义包括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

海和它们的下层和上空，当然，深度

和高度都有一定限制。还包括大陆

架，同时，还不能忘记“公土”———公

海，以及世界公共部分的如南极大

陆等，它们虽然不在我们的主权管

辖范围内，但它们也有我们的一份。

1981 年，我还就国土开发问题

提出过12对关系、24 个方面：平原

和山地，陆地和水面、大陆和海洋，

大块和零星，地上和地下、已开发和

未开发，易利用和难利用，南部和北

部，东部和西部，乡村和城市，国土

和公土，局部和整体。目的就是想让

人们全面重视国土资源的开发。同

时，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比方

对零星土地利用，我就提出了发展

庭院经济的主张，《人民日报》发表

后，引起了上上下下许多同志的注

意。

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国土

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是十分必要

的，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国土

经济学的研究放到一个重要位置，

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于

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十多年来，在于光远、杜润

生、王先进、张怀西四任理事长领导

下，经过四届理事会及全体工作人

员的努力，我们组织了一大批从事

国土经济研究与国土资源开发保护

工作相关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按

照“大国土”的理论对国土资源的集

约、节约利用，国土空间的格局优

化，国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1994 年 5月，在《国土报》创刊座谈会上初识光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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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尤其是 2001 年以来，我

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的全国中

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全国

低碳国土实验区、全国国土空间优

化发展实验区共建工程，推动了科

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提升了服务社会、服务基

层的品位和质量，更使本

会的工作迈入了科学发

展的轨道。因此，应当说，

我们是于光远“大国土”

理论的主要受益者。

2009 年 9 月，长期关

注资源环境建设，为把节

约资源列入基本国策作

出重要贡献的第十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被

选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上

任伊始，张怀西就提出，

要坚持于光远先生的“大

国土”理论，要“站在国家

安全高度研究国土经济

学”，要把国土安全、生态

安全、资源安全放在一

起，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进行研

究与实践。张怀西同志带领我们到

过许多地方，广为宣传光远先生的

“大国土”理论，领导我们把学会的

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11

年，本会创建的低碳国土实验区列

入国务院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

2012年，本会的学术研究成果“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写进了党的十

八大政治报告。于光远先生的“大国

土”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野这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冶

国人皆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

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人有所

不知的是，被誉为实际上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主报告的邓小平同志

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光远先

生主持起草的。

有一天，我去看望光远先生，从

谈话中得知，他珍藏着一份邓小平同

志亲笔拟就的那篇讲话的提纲手稿，

便想饱饱眼福。不一会儿，光远先生

夫人孟苏阿姨从内室拿出几页白纸，

我接在手里一看，只见这三页 16开

白纸已微微发黄，邓小平同志提纲是

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流畅。我数了

数，提纲约 500 字，共列了七个方面

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

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

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

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首页左侧“对会议评价”一句被勾到

了最前面。笔者认为，这应当是指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

工作会议的评价。

由于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和国家

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国内外对于它

的产生有过许多不同说法，鉴于此，

我请光远先生谈谈这篇文章的起草

经过。光远先生说，小平同志的讲话

稿是在 1978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

期间写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

根据于光远先生生前愿望，2014 年 1 月，先

生夫人孟苏女士（左）把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纲手稿捐赠给中国

国家博物馆

2003年 12 月 18 日，于光远、杜润生出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中心举办

的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第三次工作会议

BENKANTE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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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就

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

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

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

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

一作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因此，讲

话稿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的体现。

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

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

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光远

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

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

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

的人物。光远同志说，那时，国务院

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同志负责，我

们经常见面。小平同志把提纲交给

我们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

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

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

赶忙找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清

等执笔起草，两天后初稿形成，我看

了看还可以，就送给了小平同志。小

平同志很快便召集耀邦、我和林涧

青等同志到北京后海他的家中进行

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

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

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

平说，就这样子，拿出去。以后又经

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这篇讲话

稿。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

稿就一直留在我这里。

看过原件，听过光远先生讲述

这份手稿来历，我对这份手稿立刻

产生了敬畏之感。记得当时我从包

里拿出一个双面夹子，抽出里面的

文件，把这厚重的 3页纸放进去交

还孟阿姨，建议她好好保存。后来，

听说中央档案馆曾经来找光远先生

征集这份手稿，光远先生没有给，理

由还是放在民间好，因为邓小平的

女儿邓榕说，这是他父亲留在民间

的唯一的一份手稿。

愿寿长 80万小时

光远先生惜时如金。二十年间，

我每次到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兼书

房，从未见他闲着。前些年，坐在办

公桌前伏案写作，后些年，坐在电脑

跟前录制文章，再后些年，他坐在电

脑跟前，用筷子指着电脑，秘书帮助

录制。

1988 年 5月，于光远曾将自己

的 38篇短文抄寄胡耀邦。后与其他

短文合在一起出了一本印刷精美的

书叫《碎思录》，其中有篇文章的题

目叫“愿寿长 80 万小时。”我曾就此

向他讨教：“为何以小时论计？”光远

先生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

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

以小时计最为适宜。80 万小时———

91 岁又 95 天，尚能做点工作，就算

很理想了。光远先生的观点得到了

胡耀邦先生的赞赏，录杜甫诗句“青

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回赠。

按照常人的观念来衡量，生活

中的于光远先生确有点不食人间烟

火的味道。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有

位朋友发言说：“我和于光远先生是

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反右期间，我被

打成右派到山东工作 20 年，落实政

策去看望于光远，一见面，光远先生

就说，你先看材料，我正在写文章。

写完放下笔就谈工作，连句寒暄的

话都没有。”笔者也曾见到过这种场

面，某次开会，光远先生进门坐下就

改文章，有位老朋友热情地过来打

招呼：“于光远先生你好！”连叫三

声，不得回答。这位先生以为他没听

见，走近又问一声，光远先生头也没

抬：“等下等下，我正在改文章！”弄

得那位先生好不尴尬，去不是，留也

不是。直到改完文章，光远先生才向

那位先生打招呼、道歉。如上两件小

事，乍听起来，似乎于光远先生的架

子很大，不易接近，其实不然，就笔

者所接触的不少大人物而言，于光

远是相当平易近人的一位，只不过

他不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人

情世故上罢了。

谈起于光远的工作效率，知情

者都知道，那真是高得惊人。应邀出

席各种会议于他是常事，但仅仅陪

会光远先生是从来不干的。不久前

有家杂志举办创刊周年座谈会，邀

请于光远参加。当时对方的电话打

来时，我正在座。开始，他基本上是

婉拒了。后来，当他接完电话，我们

一起谈到了与这个单位合作办某件

事的可能性时，先生便说，既然有目

的而去，那就参加一下吧！他在会议

上的发言也都是即席的。虽是即席

讲话，但每每思路清晰，娓娓道来，

闪烁着一朵朵智慧的火花，会后稍

作整理，便是一篇好文章。对此，光

远先生曾经无不幽默地对我说，这

些年岁月大了，搞调查研究不太方

便了。因此，大部头的文章写不出

来。但散碎的东西却写了不少，不

过，这些散碎的文章有不少都是会

议的“结晶”。

1996 年 5 月 30 日，于光远在中

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

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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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袁你不愿做我的忘年交钥

1997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于老

又一次和我谈起“大国土”问题，谈

兴正浓时，先生突然说：“忠勤，咱们

是忘年交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这是真的吗？我何德何能，先生

德高望重，我怎么敢做他的忘年交

呢？一时语塞。“怎么，你不愿做我的

忘年交吗？”我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

了起来，急忙解释，“哪里哪里，不是

不愿意，是不敢啊！”“这有什么不敢

呢，咱们就是忘年交嘛！”于是，我真

的成了光远先生的忘年之交。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交往频繁而

又随意，去看他也极少打电话预约。

对于我的到来和问候，于老往往报以

点头致意，然后继续他的写作，直至

思绪告一段落，才转过来和我交谈，

但往往谈起来又没个结尾，尤其是涉

及国土方面的话题。好几次到了中

午，夫人孟苏阿姨从里屋走出来说：

“你让人家忠勤走吧，要开饭了呢！”

“不行不行，我还没有说完呢！”于是，

话题继续。谈者津津乐道，听者有滋

有味。光远同志厚重的知识和丰富的

阅历，使他谈话充满哲理和智慧。每

回都感到受益匪浅，每次都后悔没带

录音机来。

1999 年春节前

的一天，学会小城镇

专业委员会谢扬秘

书长约我到万寿宾

馆节前聚会，这是一

个保留节目，每年都

要组织，光远先生和

杜润生、吴明瑜、朱

厚泽、李锐、刘堪每

年都会参加，我作为

学会代表也常常获

邀出席。那年，司机

李师傅回家过春节，

我没有车坐，加上那天下午我的心

脏有些不舒服，于是就想搭于老的

车赴万寿宾馆。到了光远先生家不

一会儿，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来给

先生拜年，同时向他请教“什么是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题拉开，一

会儿就到了四点多。先生说：“忠勤

你看，我这里有客人，你代表我参加

今晚上的聚会吧！”看着此情此景，

先生确实不好走开，我说，“我去可

以，但是怎么敢代表您呢？”先生一

脸严肃：“怎么不可以？咱们是忘年

交啊！”我扑哧笑啦，心说这有关系

吗！但也不好再说别的，于是道别先

生，乘公交、

换地铁、再步

行参会，直到

晚上九点多

钟回家，浑身

都爽快，心脏

的不适早就

不知哪里去

了。事后我给

好多位朋友

谈起此事的

体会：话疗可

以治病，尤其

是可以治心

脏病。

小孟快来袁忠勤要绑架我啦浴

1996 年，是我们活动较为频繁

的一年，五月的一个月内，就在人民

大会堂组织了四次活动，其中影响

最大的一次是“中国怎样养活养好

中国人战略研讨会”。那是为了针对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

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而举办

的高级别论坛。会议定在5月 30日

召开。会前，我来到于光远先生家，

邀请他参加会议并发言。

按照老时间，我下午三点半准

时来到他的书房兼客厅，只见先生

已经在伏案写作，听见门响，先生抬

头看了我一眼，继续伏案。差不多过

了十来分钟，才又抬起头来，冲我歉

然一笑：“忠勤，又有什么事儿？”我

把请柬呈上，同时恳请他在会议上

发言。

不巧的是，那几天先生要赶一

本书稿，因此不太想参加我们的会

议，于是问：“非常希望我参加吗？”

“非常希望！”“不参加不行吗？”仗着

先生和我的“忘年交情”，我又跟了

一句：“不参加不行！”

1998 年 12 月 16 日，在史家胡同于光远先生家中

BENKANTEGAO
本 刊 特 稿



13CH I N A T E R R I T O R Y T ODA Y 2 0 2 6.1

2000年 4月14日，于光远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向少先队员代

表赠送《中国资源》系列丛书

“小孟快来，忠勤要绑架我啦！”

没想到光远先生突然大叫一声。夫

人孟苏阿姨一下从内室走出来：“怎

么啦怎么啦？”

看到夫人紧张的样子，先生和

我都笑了起来。我赶忙说明情况，孟

阿姨释然了，接着对先生说：“你不

是经常参加小柳他们的活动吗，能

去尽量去呗！”

结果，光远先生参加的那次会

议开得非常成功。由于会议主题紧

扣当时的舆论焦点，当天晚上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了一分半钟

时长进行专题报道，《人民日报》、新

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都用了较

长篇幅，中国财经出版社还出了论

文集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养

好中国人》。看到媒体反应如此强

烈，光远先生后来诙谐地对我说：

“看来，你们那次会议我参加是对了

哦！”

野希望大家都是耶二表人才爷冶

平时赞美一个人，大家常常使

用“一表人才”这个词。然而 1996 年

7 月，在光远先生 80 华诞庆祝会

上，我曾亲耳聆听先生讲述“二表人

才”理论。

那天，光远先生的生日宴会在

亚洲大酒店举行，200 多位男女宾

客齐聚一堂，其中有五十年代在先

生领导下工作的老部下，有跟随他

多年、领受他教诲的各届学生，以及

方方面面的

新老朋友。当

光远先生作

为老寿星出

现在门口时，

骤然响起的

掌声足足持

续了两分钟

之久。先生神

态安然，面带

微笑，走遍大

厅每一张餐

桌与到场的

客人握手寒

暄。持续近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时

时洋溢着欢声笑语。大家怀着深深

的感情，用美好的语言，献上一篇又

一篇祝寿词，祝这位可敬的师长康

健、愉快。当司仪宣布请光远先生讲

话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响起暴风

雨般的掌声。光远先生动情地说，

“今天，我很高兴。一方面是大家的

到来，再一方面就是你们说了许多

表扬我的话。最近我跟不少人讲，我

是一位“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

是爱受表扬。并且我一点也没有感

到难为情来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

“二表人才”。因为表现本来就是生

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恩格斯论人

的生活：一曰生存、二曰享受、三曰

发展和表现自己。发展和表现什么？

无非是个性和才能。个性和才能是

分不开的，只有允许个性的发展，才

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发展和

表现自己是继生存享受之后更高一

个层次的生活需要。做真人，说真

话，就不怕承认自己是爱表现的人。

而且表现了也总希望得到肯定的评

价。我向大家坦白：听到你们的表

扬，我心里乐滋滋的。我写的东西，

被评为佳作，得了奖，我也很高兴。

所以爱受表扬也是人的本性，岂是

2005 年 7 月 3日，作者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 6位副秘书长参加于光

远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与光远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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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得了的？接着，他又举了许多例

子，从运动员到演员、音乐家、作家、

科学家，在取得成果并且得到社会

肯定、赢得赞誉时，光远同志认为，

这时他们就是“二表人才”。他的这

番高论引发了阵阵喝彩声。先生最

后祝愿大家都当“二表人才”，都是

“二表人才”。

由此我想到，如果我们这个社

会中的人都成为“二表人才”，都能

尽力地去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么社

会进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的。

看来袁 座右铭只能作为一种
追求浴

2000 年 4月 14 日上午，本会组

织的“全国中小学生保护资源今日

行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

王光英、赵南起、曲格平、陈洲其、关

牧村等领导同志、社会名流出席。那

一天活动议程很多，光远先生作为

专家代表讲话。由于事前没有做好

安排，光远先生讲话时间较长，坐在

先生一侧的王光英副委员长附耳光

远先生说：“可否少讲点，后面还有

要讲的呢！”先生立刻大声回答：“我

讲得很重要！”“别人讲得也很重要

啊！”二人对话之后先生又讲了大约

10 分钟。

可能王光英感觉不爽，提前离

席，我起身送行。王光英副委员长拉

着我的手说：“你看，这些专家很有

水平也很有个性，你们一定要好好

照顾他们，努力保证把会议开好。”

我回到会场，看看主席台上的

光远先生，仍然脸有愠色。原来，由

于路上不顺，先生来到会场时，刚刚

照完大合影，我正在指挥大家有序

进入会场时，先生一脸怒气地从电

梯里走了出来，见了我就说：“今日

行动，我就动不了！”胡秘书告诉我

说是警卫不让进。我赶忙扶光远先

生进入会场，然后马上派人到大会

堂西门了解情况，一问才知道，九点

换岗，先生的车不能直接开进大会

堂，因此警卫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放

行，搞的先生很不高兴。两件事情叠

加，先生的心情当然好不了。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总是希

望会议圆圆满满，让每一个参会者

高高兴兴。但是，怎样才能让光远先

生高兴起来呢？我环视了一下会场，

会议在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

格平的主持下有序进行，200 多位

来宾把安徽厅挤得满满的，其中有

来自北京实验小学的 50 位小学生。

我灵机一动，找到了带队的陈老师，

问她同学们愿不愿意请于老签名照

相。陈老师一听乐了：“那当然好啦，

同学们当然愿意了！”“那好陈老师，

会议结束时听我指挥！”

“启动仪式到此结束！”曲格平

主任话音刚落，我便拿起话筒，请于

老、请同学们等一等，我说：“应同学

们的请求，下面于老为大家签名留

念。”很快，50 位穿着校服、扎着红

领巾的小学生手持我们编发的《中

国资源》书本在先生面前排成一长

溜。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祖国花朵，

光远先生心情大开，逐一为同学们

签字、合影，直到 12 点多，我送先生

上车，先生笑容满面，啧啧称赞“这

些孩子们，太可爱了！”

时隔两天，我又来到光远先生

家看望，先生正在写文章，见我进

来，立刻用铅笔敲着桌子大声说：

“王光英有什么了不起，他为什么不

让我讲话？”看着我诧异的样子，先

生稍顿一下，扑哧笑了，招呼我坐

下，指指玻璃板下，不无歉意地说：

“忠勤你看，我的座右铭是生气后悔

不超过 1个小时，两天过去了，我还

在为一句话生气。可见，座右铭只能

作为一种追求，要做到可不容易！”

我低头看玻璃板下，果然压着两张

纸条，除了这一张外，还有一张：看

到的不一定是真理！

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理浴

于光远被伪科学“大师们”评为

1997 年 7月 5日，作者为中国“四大恶人”拍照留念：于光远（右二）、何

作庥（右 3）、郭正谊（左 1）、司马南（右 1）

BENKANTEGAO
本 刊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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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恶人”之首。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

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

持肯定态度，而作为反对派，于光远

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的论据，

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

究，短短几年里，在国内外报刊上撰

文数百篇，有理有据地对这种伪科

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95 年 10 月 12 日，光远先生

应邀出席由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我

们组织的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

保护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会议结束

后，应大家的要求，他就此问题与我

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于光远说，我

之所以反对特异功能，是因为我对

所谓特异功能的一些问题做了专门

的研究。就拿传说最普遍的耳朵认

字问题来说吧，人通过眼睛之所以

能够看到外界的景物，首先是因为

位于眼眶前部的眼球是透光的。

眼睛包括球壁和屈光系统两部分。

屈光系统中的晶状体就是直径约

10 毫米、中心厚 4 毫米的弹性双凸

透镜；其次，光线透过屈光系统照到

眼球后壁上的网膜。网膜上有特殊

的感光细胞。这种细胞的感光色素

在接受光刺激后产生光化学的变

化，释放出能量并激发细胞产生电

变化。最后，经过联结到大脑的神经

系统，把以能量为载体的信息，传到

大脑皮质区枕叶处，引起视觉。只有

让这样的物质过程正常地进行，才

谈得上真正“看”到了什么东西。显

而易见，耳朵认字根本不具备这样

的条件，那又怎么可能认什么字呢？

一位朋友说，于老，我可是亲眼看到

过特异功能表演的，接着举了很多

例子。光远先生笑道：“你上当了，看

到的不一定是真理！任何特异功能

的表演，真正起作用的都不外乎心

理、物理、生理三个因素加上魔术手

法。所谓外气发功治病，实际上是心

理暗示在起作用；名片砍筷子，只能

砍断象牙、塑料的，是砍不断竹筷子

的，因为竹筷子粗纤维多，所以是物

理作用。而更多的是在变魔术，只不

过手法更加高明，隐蔽一些罢了。

我说：“于老，张宝胜在特异功

能表演方面颇有名气，我们把他请

来，您到场，咱们当场看他表演一下

如何？”“他不会来的。”光远先生十

分自信地一挥手：“1988 年 3 月，全

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张宝胜给来

京的代表和委员表演很成功，香港

的先生们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

酒席，约请我和张宝胜当面‘较量’。

我应邀前往，张宝胜答应赴宴，可到

时他却不敢去，使大家等了很久，香

港的朋友们很不高兴。可见他的确

很怕我。不过他们倒也有他们的解

释，一说，特异大师们修到了‘慧眼

通’或‘法眼通’，而我于某修到了更

高境界的‘佛眼通’，‘慧眼’和‘法

眼’当然敌不了‘佛眼’了，一说我于

某有众多信仰者，众多信徒对我的

加强，走到哪，身上都要发出一个很

强的信息场，而张宝胜仅是位传统

气功的特异功能者，遇到强大的信

息场干扰时，他无以应对，所以失

败。我认为，这是作假者的自我辩

解。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不过做

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有那

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

在前年光远先生的生日宴会

上，被“大师”们诬为“中国四大恶

人”的于光远、郭正谊、何祚庥、司马

南与三百多名来宾齐聚一堂，于光

远即兴致辞，在谈到“法轮功”给社

会带来的危害时，誓言要“与伪科学

斗争一万年！”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于光远捍卫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

着实让人叹服。

癌细胞尧白细胞尧文学细胞

《癌细胞、白细胞、文学细胞》是

光远先生一篇散文的题目。1992 年，

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

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

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

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

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

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

1996 年 10 月 12 日，于光远先生在国际俱乐部与我们谈伪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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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一个大功。

他还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也患了癌

症的经济学家季崇威。在前年的一

次会议上，季崇威对笔者说，我接受

光远先生的观点，同时又加上了经

济细胞、音乐细胞，睡不着觉听听音

乐，一年多来感觉良好。

这些细胞之间相互抑制的个中

道理且不去理论，光远先生豁达、幽

默的性格可见一斑。

1996 年春节前一天晚上 8 时

许，我接到光远先生电话：“忠勤，看

来我要打假啦！”我听了一愣，立刻

意识到上午送去的果篮出了问题。

原来，那天上午，我们去给他拜年，

路上花近 200 元买了个装潢漂亮的

果篮。虽然觉得水果质量不那么保

险，但总认为新年新岁，图个吉利，

好看为上。没想到还真出了毛病。这

篮子水果外面看还可以，里面尽是

坏的。咱们是不是找消协去讨个说

法？这帮做买卖的，你说你赚钱就赚

呗，坑老百姓干什么！”听到这儿我

也乐了，“于老啊，关键的关键他不

知道我这篮子水果是送给您这位经

济学家的，要不然他说什么也得给

咱装好的。”后来听先生夫人说水果

的大部分还是可以食用的，因此也

就没去消协。不过从此再买水果。

我可不买样子货了。

1998 年暑季一天，笔者去找光

远先生办事。由于早已掌握了他午

间休息的规律，我算准时间，三点半

走进客厅，夫人从卧室把刚起床的

于光远请了出来，我赶忙迎上前去，

扶他在写字台的藤椅上坐定，光远

先生扑哧一笑：“你现在来找我办事

最合适不过了，我刚从睡梦中醒来，

头脑还没清醒，迷迷糊糊，叫我干什

么我就干什么，待一会儿我醒过劲

儿来，可就不好说了。”几句风趣话

加上他那幽默的表情把我和光远夫

人、秘书都逗乐了，室内的空气一下

子变得非常融洽、欢快。

就是在不断遭批斗的“文革”

中，光远先生也有许多幽默的故事。

一次，他自己去参加在政治学院召

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

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

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

的！”把门人坚定不移。“没门票我也

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

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

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

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

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于光

远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

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

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

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

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

验明正身，才放行了。光远先生说，

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

利者的姿态进入会场，不过，进去就

坐了“喷气式”飞机。

幽默、豁达、大度的性格不仅有

益于他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给别

人以极为亲切的感觉。因此在光远

先生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朋友，有党

政军领导，也有专家学者；有在“一·

二九”学生运动时结交的老朋友，也

有像我这样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

谈起于光远，都说他没有大学问家、

大名人的大架子，平易近人，可亲可

敬，因此，都愿意和他交往。

我怎么不能聘请研究员钥

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

事长、党委书记，名誉理事长，无论

我的哪个身份，后面都会有个“研究

员”头衔，面对许多朋友敬佩的目

光，我曾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的

研究员是于光远先生聘任的。

1999 年 10月 10 日，我到于光

远先生家报告工作，其间谈到，为了

更好地从事国土经济学的研究和组

织工作，光远先生以中国国土经济

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聘请我

为国土经济研究员。夫人孟苏一旁

听了说：“研究员是个职称，你怎么

可以聘请呢？”光远先生说：“我们不

发工资、不要指标，只是为了工作方

便，有什么不可以？再说，忠勤从事1999 年 9 月，陪同光远先生到广东开平考察。右为先生秘书胡冀燕

BENKANTE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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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经济研究多年，具备较高的业

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做研究员

没有问题嘛！”

那天，我诚惶诚恐地从先生手

里接过聘任书，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回想自己的工作经历，真怕有负老

人家的重托。

我 1971 年投笔从戎，先部队、

后地方，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1990年才涉足国土这个领域，才知

道于光远和于光远的“大国土”理

论，这个研究员挂在我的头上，衬得

住吗？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努力

不负于光远先生的希望，践行先生

的“大国土”理论，在张怀西、杜润

生、王先进、江泽慧等同志领导下，

我与学会各位同仁各位一道，组织

理事会在国土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实

践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1990

年 7 月，组织首都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10

所大专院校的千余名大学生，利用

暑假，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土

资源开发与保护情况调查；1995 年

10 月，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全

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理论研

讨会；1996 年 5 月，在人民大会堂

组织召开了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

与保护经验交流会；1998 年 9 月，

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中国资源

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

1999 年 9 月，受全国人大环资委、

教育部、团中央委托，组织实施了

为时三年的全国亿万中小学生保

护资源教育与实践活动；2001 年 7

月，经中国科协批准，启动了全国

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共

建工程；2010 年，启动全国低碳国

土实验区共建工程；2014 年，启动

全国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共

建工程；同年，启动美丽中国深呼

吸小城共建工程；2021 年，启动全

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实验区共

建工程。2022 年，在中国科协领导

下，我们联合 15 家全国涉农学会

成立乡村振兴联合体，以““双碳”

引领下的乡村振兴”为总目标，启

动乡村振兴百县千村工程，从而为

推动学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

学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铺就了一

条阳光大道。2002 年 6 月，《今日国

土》杂志创刊，学会的工作从此有

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宣传平台。与此

同时，伴随着《国土经济学的理论

与实践》《为了中国的发展与辉煌》

《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国土

经济学通论》等理论与学术著作的

相继出版，国土经济学的社会影响

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中国科协领

导同志评价说：“中国科协两百多

个全国学会，你们是最有特色、最

有活力的学会！”

时至今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

路，重温光远先生给我的聘任书，心

里有了几分踏实的感觉。从秘书长

到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到理事长、党

委书记，再到名誉理事长，许多朋友

都称我为国土经济领域的专家、学

者，但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专家，

也当不了专家，我信奉并坚守的是：

当不了专家，绝不能当外行。光远先

生聘我当研究员的确是我的荣幸，

同时也是我的压力和动力，我将时

时以此鞭策自己，尽职尽责，不断学

习，努力做好“国土”这篇大文章，为

中国国土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

2013 年 9 月 30 日，作者与中国

国土经济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副秘

书长到北京医院送别于光远先生


